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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狄更斯小说的狂欢化特征及狂欢精神 
 

刘白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狄更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消解精英意识、颠覆既成叙述模式和传统审美原则，其小说打破了

等级制度对人们行为、语言、姿态、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束缚，具有强烈的狂欢化色彩。狂欢式场景、狂欢化语

言风格、狂欢化人物形象等狂欢要素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通过狂欢化的描写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狄更斯全面

讽刺、揶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艺术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阴暗面，同时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

问题的关注，寄托了作者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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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 狄更斯是 19 世纪英国重要的现实主义

小说家之一。多年来，学术界多关注其作品对社会的

揭露与批判，或者研究其小说对人性的关注和探索，

或者研究其作品的人物特点和类型，或者研究作者创

作的艺术特点等等。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切入角度的

多元化凸显了狄更斯小说自身的文本张力和艺术内

涵。20世纪兴起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在西方文
论界产生了重大反响，也为我们重新解读狄更斯小说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狄更斯的文本中也渗透着浓

烈的狂欢化色彩，体现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美国学者伯高·帕特里奇认为狂欢在社会生活中

普遍存在，是自然性与文化性、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彼

此消长。弗洛伊德的本能宣泄理论，美国“人本心理学
之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也从不同侧面触及狂欢
的相关特征，这些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的狂欢

理论。相对于弗洛伊德、马斯洛和帕特里奇的理论，

巴赫金对狂欢发生学的考察视野更开阔，现实性更强。

他明确将狂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考察社会生活各

个方面的狂欢现象与形态。按照巴赫金的理论阐释，

文学狂欢化最初应源于西方“狂欢节”之类的民间节庆
活动，如圣诞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等，也包

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具有狂欢因子的一些活动，如婚丧

嫁娶的礼仪或庆典。在西方，狂欢节是一种不同于官

方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活动，它具有打破现实社会一

切等级秩序、提倡众生平等喧哗的特点。在“狂欢中，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

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关系

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

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人

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
中解放出来⋯⋯”[1](176)巴赫金指出：“狂欢式转为文学
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161)他把狂欢节

的一整套形式及其所体现的世界感受转化为文学语

言。狂欢式节庆活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促

使我们关注狂欢节引发的狂欢精神。借助狂欢化思维

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许多深层的、潜藏的

内涵。狄更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消解精

英意识、颠覆既成叙述模式和传统审美原则，使其作

品具有强烈的狂欢化色彩。狂欢式场景、狂欢化语言

风格、狂欢化人物形象等狂欢要素在其作品中屡见不

鲜。 
 

一、狂欢式场景 
 
狂欢节演出的基本活动舞台是广场，狂欢节也进

入民房，它只受时间的限制而不受空间的限制。广场

是全民性的象征。巴赫金认为，广场具有两重性，一

个是随便亲昵交际和表演的狂欢广场，另一个就是作

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就连其他活动场所(当然是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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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现实中都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
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

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2](169)

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可以尽情放纵自我，宣泄欲望，

任由本能驱使，充满了生命的快乐和原始生命激情。

狄更斯笔下的狂欢化场景丰富多彩：有的滑稽逗乐，

有的反映家庭的温馨，有的体现人最原始的本能和反

抗等。 
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社召开全体

社员大会，匹克威克就发现宝石一事在大会上发表了

演说，并对铭文的意义作了种种天才而博学的推测。

一位高明的艺术家把刻在石头上的珍物作了一幅忠实

的写生画，送到皇家考古学会和其他学术团体去鉴定。

大家围绕石头展开激烈的论争，引发了一场无人不知

的科学论战——匹克威克论战。论争的场景让读者忍

俊不禁，其实所谓的宝石就是最普通不过的石头而已。

小说中无数的充满乐观滑稽的场景也充分体现了作者

青年时代的乐观主义哲学法则。 
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在

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

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

是全民的。”[3](8)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等级、

性别、财产等的距离，从而产生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

关系，相互间显得随和而亲昵。小说《雾都孤儿》中，

主人公奥列佛历经波折，在梅里小姐的帮助下，终于

与布朗劳先生一家在斯特伦区克雷文街的一间房子里

团聚。这个团聚场所就构成了一个狂欢化的广场表演。

在这个狂欢化的广场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都尽情地享受着这一狂欢化广场带给自己的乐趣。布

朗劳先生、罗丝小姐称赞着奥列佛的真诚善良，享受

着奥列佛带给他们的精神享受，而奥列佛本人也在这

个狂欢化的广场中充分享受久违的关爱和家庭的温

暖。小说中描写多个这样具有狂欢意味的场面，如奥

列佛生活在梅里小姐的乡村别墅，每晚陪同梅里太太

和小姐进行的愉快而平静的散步；奥列佛享受布朗劳

先生和贝德温太太的关心，和他们玩一种叫“克立别
集”的纸牌等等，通过这样一个个狂欢化广场的展示，
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到奥列佛在上层社会中所受到的

欢迎以及彼此之间的平等。 
在狂欢节日里，常常有辱骂、殴打“国王”的仪式，

它象征着对权威、王权的蔑视与反抗，体现出一种交

替和颠覆的精神。狄更斯在其两部历史小说中就充分

渗透了这种狂欢化精神，出现了下层民众反抗“国王”，
给王权进行“脱冕”的狂欢场面。《巴拉比·拉奇》中的
戈登起义，《双城记》中的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等。对

于大革命的描写，作者笔锋锐利，他描写群众疯狂的

骚乱、雅各宾党人的恐怖及大革命的残酷和无理性。

革命中的“男人们怒气冲冲，恨不得要杀人，妇女们的
那股狂劲，最大胆的人见了也会心惊胆寒。她们扔下

孩子，扔下缩在地上光秃秃的老人、病人，发出最粗

野的吼叫，发出最狂野的举动，达到发狂的地步”。[4](307)

小说中得伐石太太成为疯狂的复仇女神，带领几十个

妇女把侯爵的府邸烧成灰烬，“疯狂的火焰中，从地府
里径直吹来了一股炽热的狂风，像要把大厦吹跑。随

着火起火落，石头露出备受煎熬的表情。一会儿，又

从浓烟中显露出来了，就像残忍的侯爵面孔，正在受

着火刑，在与火抗争着。”[4](319)“疯颠”是狂欢节日的典
型形象。得伐石太太仿佛就是火国里的“皇后”，她那
种大仇得报后陶醉的“疯颠”状态，是节庆性的“疯颠”。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火”的形象带有深刻的两

重性：既毁灭世界又更新世界。在小说中，“火”的形
象同样具有狂欢的性质。“火”对侯爵府邸的焚烧，既
是对封建王权旧秩序的颠覆，又是世界新秩序的开始。

作恶多端的封建贵族的毁灭又是下层平民过上自由、

欢乐生活的开始。因此，城堡刚焚烧坍塌，大众就开

始了狂欢庆贺。这帮封建贵族是封建“王权”的代表，
围攻侯爵府邸实际上矛头直指“实际”的“国王”，这是
下层平民对上层权贵的反抗与“脱冕”。 
在狄更斯小说中，还描写了很多具有狂欢化特征

的广场，如《荒凉山庄》中埃丝特的法律办事员格皮

与他两位法律界朋友的筵席场面；《雾都孤儿》中贼

窟头子费金临死的场面等等。通过这些狂欢化广场的

描写，狄更斯寄托了他对下层人民遭受压迫的同情，

表达了人们渴望摆脱英国政治的束缚，求得政治自由、

思想民主，过着“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2](170)

的愿望。 
 

二、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语言，

这是世界观，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

它们决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它渗透

着评价的理论体系。因此每一件物品、每一个概念、

每一种观点、每一种评价、甚至每一种语调，实际上

无不在语言的世界观的交叉点上体现出来，无不参加

到紧张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去。”[3](547)巴赫金把与官

方的规范、严肃、单一语言相对的语言称为广场语言，

它包括夸张、反讽、插科打浑、双关语等等。狄更斯

是运用语言的天才，其幽默的风格在 19世纪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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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堪称“极限”，小说语言有着相当明显的狂欢化色彩。
其作品中词汇量之大，所属关联域之驳杂，语法秩序

之杂乱，是语言学家难以用规范、理性的语法规则来

进行解析的。赵炎秋曾指出幽默是狄更斯小说魅力的

重要源泉。狄更斯的幽默与拉伯雷的嬉笑怒骂、斯威

夫特的冷峻嘲讽不同，他的幽默往往“同滑稽与讽刺结
伴”[5](319)。狄更斯小说的语言风格，大致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极致的夸张和反讽 
很多作家进入创作的巅峰状态时，语言汪洋恣肆，

叙述者沉浸于自我世界中，达到了酒神般的迷狂状态。

在《雾都孤儿》，为了表达对看管贫民习艺所孤儿的

老婆子克扣份额的愤怒，狄更斯这样写道：“一位实验
哲学家的伟大理论是马儿无草亦能活，他直接做了实

践，以身作则，把自己一匹马的口粮逐渐减少到一天

一根干草，不用问，他能把他训成一匹不用吃草的烈

性骏马，但可惜的是，在第一次享用全由空气构成的

美食之前的二十四小时，马儿就一命呜呼了。”[6](4-5) 针
对贫民习艺所对孤儿的残酷表现，作者幽默夸张的铺

陈带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在《双城记》中也有类似的

描写，作者貌似夸张的笔触包含辛辣的讽刺。在写到

大革命时期那沾满血迹、让人胆寒的断头台时，狄更

斯发表这样的评论：“它是治疗头痛的特效药，它防止
头发变白绝对有效，它能使面色特别白嫩，它是国家

牌剃刀，能把一切剃得一干二净。”作为一种修辞格，
反讽是指“说与本意相反的事”，“言在此而意在彼”，
“为责备而褒扬，或者为褒扬而责备”和“进行嘲笑和戏
弄”[7](23)。在狄更斯作品中，这种带着夸张嘲讽意味的

语言形式随处可见。 
2. 悖反意象的并置和比喻 
狄更斯经常把真假、崇高、美丑对立的两种事物

并置起来进行审美观照，以对语言成规有意无意的破

坏，颠覆传统的语法规则和审美原则，并将习用的语

言符码进行新的组织，重构出语义世界自成逻辑的内

在秩序，建立起新的语法和审美准则。 
《荒凉山庄》被引用率最高的一段文字就是开头

处对伦敦浓雾的描写：“伦敦。无情的十一月天气。满
街泥泞，好像洪水刚从大地退去，如果这时遇到一条

四十来英尺长的斑龙，像一只庞大的蜥蜴似的，摇摇

摆摆爬上荷尔蓬山，那也不足为奇。煤烟从烟囱顶上

纷纷飘落，化作一阵黑色的毛毛雨，其中夹杂着一片

片煤屑，像鹅毛大雪似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为死

去的太阳致哀哩。⋯⋯到处是雾。”[8](4−5)在这段文字

中，狄更斯这种把粗俗事物与高尚事物并置，使高尚

事物降格的方法，就是巴赫金所说的贬低化手法。狄

更斯通过粗鄙化叙述将斑龙、雾雨、大雪、太阳等美

好事物降格到蜥蜴、煤烟、煤屑、死亡等。在秩序化

的观念体系中，这种强硬对比有悖于审美规范，但狄

更斯却以它们来抵抗理性的异化与束缚，从而转变了

读者的审美心理定势和传统阅读期待视野。英国当代

批评家约翰·格劳斯这样评论：“(他的创作)首先给我们
以深刻印象的是精确的观察，惊人的明喻，丰茂的描

述，详尽的绣饰，凡此等等洋洋洒洒地堆集起

来⋯⋯”[9](242) 

此外，狄更斯善于使用大量的比喻形成狂欢化的

效果。如《匹克威克外传》中说斯诺德格拉斯“一滴眼
泪在他那感伤的眼帘上颤抖，好象一滴雨水挂在窗户

框上”。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一下子便破坏了自比文人
骚客的斯诺德格拉斯所制造的感伤气氛，取得喜剧效

果。 
3. 插科打诨 
插科打浑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一个特殊的范式。

在狂欢节中，人们的行为姿态和语言，可以完全摆脱

阶级、官衔、年龄、财产等形成的一切等级地位的束

缚。滑稽怪诞的动作、傻里傻气而逗人发笑的话语，

从非狂欢式的普通生活来看，变得插科打浑而不得体。

巴赫金认为，插科打浑在人们事业和事件不可动摇的

正面(体面)进程中打开了缺口，使人摆脱既有话语规
范和成由，说出不得体的话。 
《匹克威克外传》中的萨姆大字不识几个，连给

心爱的姑娘写信都很为难。可是他说话时却偏要装作

妙语联珠，喜用歇后语。他要匹克威克先生干脆地说

出雇佣他的条件时，便说：“就像儿子吞了铜板，老子
对他说一一把它吐出来吧。”这些插科打浑的诙谐语言
给小说增添了不少狂欢的气氛。 

4. 双关语 
狄更斯极爱用双关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

走卒，但有机会定会抓住双关这个语言游戏好好玩弄

一番。在用双关语的时候，再无所谓阶级的高贵与低

贱，用词的典雅与粗俗的区别。 
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当匹克威克的三位朋

友探监时，山姆对他们说，他已经是个犯人，被监禁

了。山姆说：“ I ’m a prisoner, gen ’ l ’m ’n. Con – fined, 
as the lade said. ” Confined意思是“被监禁了”，可是山
姆偏偏又加了 as the lady said (就象妇女们所说的那
样)。这样 confined就变成了“坐月子”了。在魏勒先生
和匹克威克的对话中，当谈到各种食物时，魏勒先生

提到舌头，他说： “Tongue; well that is a wery good 
thing when it an’t a woman ’s. ”(“是啊! 只要不是长舌
妇的舌头，舌头倒是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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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都孤儿》中的“board”一语双关，体现了作者
高超的语言技巧。原文中 board 有着双重语义：① 木
板；② 委员会、董事会。初到贫民习艺所，奥立弗搞
不清楚究竟“活的理事会”( alive board ) 是怎么回事，
当班布尔说“向理事会(board) 鞠躬”，奥立弗抹去了噙
在眼眶里的两三颗泪珠，看见前面只有一张桌子，没

有木板( board)，便向桌子鞠了一躬。赵明指出，使用
“board”这一双关语，不仅仅是一种轻松的插科打诨，
也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通过双关语的妙用来达到

讽刺挖苦和鞭挞的效果[10](130−36)。 
在狂欢化诗学看来，所有广场式的语言并不是简

单的贬低，而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狄更斯大量使

用了反讽、夸张、插科打浑、双关语等狂欢节语言和

体裁，创造了那种欢欣愉悦、无所畏惧、坦白直率的

狂欢气氛。这些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

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威的

可笑的相对性意识，对官方正统权威的语言规范产生

了强烈的、颠覆性的影响。 
 

三、狂欢化人物形象 
 
在狂欢化文学中，有一群特殊的边缘人物，他们

以狂欢的眼光观察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现实人生，

在非理性视野的观照下，能窥见他人所不能见的世界，

触及中心人物所未能及的新领域，这就是小丑、傻瓜、

骗子等形象。狄更斯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具有强烈

的夸张性，或在外貌形态上，或在思想行为上，或在

情感性格上，表现出独异的、与常人不同的存在方式，

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向尼克尔贝太太求婚的

疯老头、《大卫·科波菲尔》中大智若愚的狄克和性

情古怪的贝西姨妈、《艰难时世》中那个有罗马似的

大鼻子且从楼顶飞到楼下不喘气的斯巴塞夫人、《荒

凉山庄》中的斯莫尔维德奶奶、《小杜丽》中的马夏

尔西监狱之父等。他们构成了狄更斯人物画廊中的另

类存在，成为承担不同文化意义和文本意义的物质载

体。赵炎秋对狄更斯小说中的变态人物进行了系统研

究，指出狄更斯笔下的怪人可分为“生理上的怪，性格
行为上的怪，一般意义上的古怪”[5](232−239)。笔者认为

狄更斯小说中的小丑形象也可分为以下三类： 
1. 生理上的小丑形象 
《雾都孤儿》中把奥列佛领进贼窟的道金斯先生

就是具有狂欢特征的人物，小说这样描述他的出场：

“他长着一个狮子鼻，额头扁平，其貌不扬。按年龄来
说，他个子偏小：一对罗圈腿，一双鼠目尖利而令人

讨厌。他的帽子随意戴在头顶，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

他把袖口翻到肘窝里，让一双手露在袖子外面，这终

极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它们插进灯芯绒裤子的口袋。总

之，这是一位装腔作势，好拿架子的小绅士。”[6](54)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希普，“他那好像被烧掉了睫
毛似的红眼睛，随呼吸一下一下抽动的鼻孔里面的那

道凹痕，全身从头到脚跟蛇一样蠕动，张大个嘴跟个

油筒似的。”[11](445)朵拉的两个姑母“都生有又亮又圆的
闪动的小眼睛，像鸟的眼睛一般。纵观全体，她们也

未见得不像鸟；她们都具有锋利的敏捷的突然的态度，

象金丝雀。”[11](601)再如《老古玩店》中的奎尔普，长

相丑陋，像一条伸出舌头的狗，能吃带壳的鸡蛋，喝

滚烫的茶。这种把人的世界还原为动物世界，把人的

本性、等级森严的人类规则与动物世界进行比拟的写

法为作家进行意味深长的主旨言说提供了叙事的便

利，并且各种人物都有一种与本性相关联的兽类相对

应，兽与人身份地位的恰当搭配，传达了作者对人物

所持的态度，达到了反讽的效果。 
2. 行为表现上的小丑形象 
在早期作品中，最受嘲弄的小丑要数《马丁·朱

述尔维特》中的俾克斯涅夫。在作品中，狄更斯以嬉

笑怒骂的笔触酣畅淋漓地嘲弄了这个伪君子。《荒凉

山庄》中唯一能与俾克斯涅夫相媲美、得到充分表现

的丑角，恐怕就是“假孩子”斯金泼先生。这个上了年
纪的年轻人自夸保持着俗世间难得的童真，并常不失

时机地炫耀自己的两个弱点：既没有时间观念，也没

有金钱观念。若遇到需要他履行一个公民义务的场合，

他就巧舌如簧，用荒谬得让人无从辩驳的歪理搪塞过

去。以他对付债主的本领为例。斯金泼生活享受方面

品味很高，常常享用最好的肉类和新鲜的进口水果，

由于无所事事，无钱支付账单，当肉店老板来抱怨他

为什么一概赊账还要春羔羊肉这样的奢侈品时，他故

作天真地答道：“因为我喜欢春羔羊肉呀！”老板无奈，
说要是当初卖肉时也学着他这一套就好了。斯金泼却

惊讶道：“你那样说怎么行呀！那可是办不到！你有羊
肉，我可是没有钱。你不能真有给肉的意思却不给，

可是我就能，我真有付钱的意思而又没法付给

你！”[8](268)后来，这个纯真得纤尘不染的孩子为了五

英镑而做出出卖朋友的受贿丑事，在被人责问之时，

他坦然道：“谁也不能使我受贿呀！我并不认为金钱有
什么价值，我对它根本不重视，不理解，不需要，不

储存——它一到我手里，就转给了别人。我怎能受贿

呢?”[8](1058)对这样的人物，狄更斯自然是不吝批评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并没有一脸严肃地叱责，而是竭

尽全力把可鄙可耻之事中有趣的一面挖掘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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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幽默讽刺来自对人类可笑滑稽之处的捕捉和

玩赏。 
3. 性格上的小丑形象 
狄更斯最擅长也最热衷刻画的形象则是性格上有

着某种怪癖的人物形象。《远大前程》中因被人抛弃而

终生仇恨男人的郝薇香小姐、《大卫·科波菲尔》中和

驴子有着深仇大恨的贝西姨婆、《小杜丽》中为惩罚自

己十二年不迈出房门一步的克林南姆夫人、《艰难时

世》中只讲事实不讲情感和想象的葛擂硬、《荒凉山庄》

中一心关注自己鞭长莫及的非洲事务却把家庭孩子弄

得一团糟的杰利比太太等等。这类有着古怪性情的小

丑形象几乎存在于狄更斯的每部作品中。 
狄更斯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其狂

欢特性并非与巴赫金所钟爱的形象完全吻合，如果那

样，狄更斯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独创性。“狄更斯式”狂
欢人物具有较深刻的象征意义，他在张扬生命欲望自

然属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属

性，融入了对现实的忧虑、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性丑

恶的批判。 
巴赫金通过“狂欢化诗学”理论对人类的存在拓展

了一个审美的生存空间：自由地交往和对话。他对文

学的所有言说都展现出交往和对话的精神意蕴。如果

说文学在想象中改造现实生活，那么，巴赫金期望文

学真正成为人类得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在文学
的世界里，人类能够平等而自由地交往，让受现实挤

压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舒展，从而减轻人类的生存压迫，

在心灵得到休憩之后，人类重新面对未来的生活。纵

观狄更斯的全部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不断反拨传统，

走向狂欢叙事的过程。小说内容庞杂丰富，以颠倒常

规、严肃的等级生活的狂欢叙事风格来释放生命的激

情，宣泄生命的能量，对封建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世界

观提出挑战，对他们的权威充满不敬。在早期小说《博

兹特写集》和《匹克威克外传》中，作者通过戏谑滑

稽的描写来冲淡社会的阴暗面；在《雾都孤儿》中，

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批评了当时英国贫民法，同时

鲜明描绘了犯罪世界的真实图画；在《尼古拉斯·尼

克尔贝》中，作者通过对小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

严格区分来体现善与恶的斗争，从而指出正确的教育

是反对社会罪恶的最有效方法；在讽刺的光辉典范之

作——《艰难时世》中，作者继续以往的幽默诙谐风

格揭穿马尔萨斯学说和功利主义者鼓吹的“事实哲学”
的虚伪性；在《荒凉山庄》中，作者嘲笑地把大法官

法庭表现为一部在破坏力量和冷酷无情方面都是极端

可怕的机器，辛辣地讽刺“英国民主化政治下的腐败现
象”[12](67−70)。诙谐引领我们通往狂欢之路，诙谐的原

则是狂欢节仪式的组织原则，没有诙谐就没有狂欢意

识所需要的快感。狄更斯借助诙谐对严肃性进行解构，

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生命的潜能，突破禁忌，进入到一

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境地。诗性的诙谐蕴含着“人的解
放”的精神主旨，呈现为一种狂欢的姿态。 
狄更斯小说打破了等级制度对人们行为、语言、

姿态、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束缚，这种对既成秩序进

行反叛与颠覆的精神是狂欢化文学重要的精神体现。

狄更斯以洞察世界的锐利眼光，通过狂欢式的描写和

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全面讽刺、揶揄了维多利亚时代

的社会现实，艺术地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阴暗面。

正是通过文学的狂欢节化，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问

题的关注，对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寄托了

作者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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